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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 时 蓉

i陆 夕t《 1° 5姓⋯805)9字敬舆ρ嘉兴 (今属浙汪 )人 9中唐时期著名的宰相,卓越的政治

家9也碍应用公文写作的大手笔。收入其 《翰苑集 》的∵百四十一篇文章,都是代皇帝起草

的制诌诏书和 ⒈给皇帝泅奏章赉议,均属应用讼文。唐代古文运动之前9唐朝的一切应用文

字,上,起诏敕”下至判辞书牍”一般都是用四六骈文写成,陆贽当然也不例外。古文运动兴

起后,骈文阔古文判奋水火,两派作家互相攻讦,不遗余力。但陆贽这样一位骈文作家9却

受到历代古文家高山i冫止般的尊茧。由宋至清,蜚声文坛的大文豪们都对陆贽推崇各至,许

多著名评论家屡屡将陆贽与古文大家相提并论。如苏洵在 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y中说: “陆

贽之文9遣言措意”切近的当”有执事 (欧阳修 )之实。”1'苏轼在《居士集序 》中说 :“欧

隅子论大逍似韩愈,论事似陆贽。”C黄庭坚 《病起荆江亭即事 》诗云: “文章 韩 杜无遗

恨,革诏妯贽倾谙公。玉堂端要苴学士9须得传州秃鬓翁 (苏轼 )。
”③桐城派大家曾国藩

更是明言: “演公气势之盛,亦堪方驾韩苏。”④为什么一位骈文作家能同古文大家相提并

论?地贽同古文迓动有什么关系?沽人赵翼的评论透露出了个中消息。他说: “是愈之先 ,

早有以古文名家者。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夕已变骈体为散文,其脞处,有先秦 两汉 之遗

风,但未白开生面耳。叉如陆宣公贲议,虽亦不脱骈偶之习9而指切事情9纤微毕到,其气

又浑灏流转”行乎其所不得不行,此岂可以骈偶少之?此皆在愈之前,固 已有早 开风气 者

矣。”∵1这说明9唐代古文运动兴盛之前,有一个理论上、创作上的准各时期,陆贽也是准

备时期的虫要 '扌卜家之一9并对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产生T° 置要的影响。作为一位骈文作家,陆

贽到底丧哪垫方面影响了韩愈及其古文运动?这正是本文试图具体探讨的问题。

一、师生情谊与人格感召

说驯影晌9苜几得备t到陆梦同韩愈之间的师生太系。陆贽比韩愈大十四岁。唐德宗贞元

八年 (即 2)” 陆贽知贡举9慧 溆识人,谗拔韩愈成进士。在此之前,韩愈已投考进士三次,

皆落选。这谀得中”韩愈对陆虫自然十分感激。J蓠代举子皆枧座主为老师9韩愈对陆贽亦十

分尊敬。在 《与槲部螨员外书》中旁韩愈曾谈到此事: “往者陆相公司贯士,考文章甚详 ,

愈时亦幸在得屮。雨未知璇之得丿、也。其后一二年9所与及第者9皆赫然有声。原其所以,

亦曲粱扑江肃、王涔屮础忸之。梁举入人无有失者,其余则王皆与谋焉。陆相之考文章甚详

也”待△与△l如 此不疑也,尹 △工举人如此之当也9至今以为羡谈。″⑥文中9可以见出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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愈对陆贽的一片崇仰之惰。但稽考史实9韩愈同陆贽之问并元私'丿
、接触。囚为衣韩愈考中遴

士以前,陆贽地位很高9韩愈无法挚附。雨韩愈考中进士之盾而年,潘女即遭权汪哟F挤而被

贬官。据本传记载,陆贽在贬所忠州十年9 “常闭关静处9人不识其雨,复避谤不著书矽。

苴到永贞元年 (,805),顺 宗即位,才遇赦被召,但诏书未到雨贽已死。在此期阔,韩 愈 同

陆贽更不可能接触了。虽然韩愈同陆贽没有直接交往,但韩愈对陆贽浒人柘十分翠仰Θ在韩

愈撰修的 《顺宗实录》中,他对陆贽的评价很高,一则赞其劝说德宗 “弓l过 罪 己9以 感 人

心”,从而平息叛乱之功;二则誉其 “知礼部贡举9于进士中得人为多”之鲼F。 三则称其改

革吏制, “始令吏部每年集选人″之政,至推为 “其弊十去七八,天下称之”。在评述陆贽

与窦参、裴延龄的斗争时,韩愈完全站在陆贽一边,为晴贽昭雪辩还。韩愈还J唿 评晴贽说 :

“贽之为相,以少年入翰林,得幸于天子,长养成就之9不敢自爱,事之不可秆皆争之。
″
⊙

陆贽这种为了 “上不负天子,下不负所学”⑧、 “事之不可者皆争之∵的精抻,对 妤愈一生

行事产生了很太的影响。韩愈 “上书极论宫市″、 “
i审佛骨″、 “宣抚置廷凑”等等举动 9

皆可视为陆贽精神的折射。

二、 “
贵本亲用

”
与

“
文以明道

清入刘熙载在 《艺概·文概 》中评说: “陆宣公文9贵本亲用”既革耆儒之迂 疏,宓 暑

杂霸之功利。”所谓贵本之 “本””就是以儒家传统的仁义逋德为根本;,f谓亲用之
“
用、

就是切合当时当代的政治功用:刘熙截还认为: “陆宣公赉议评以四宇曰:ΙE实切事。”这

也是指陆贽写的文章立论正确9内容充实9言之有物9切合时事◇这些讦沁丹符合玷贽所写

的大量应用公文的实际的。陆贽在朝廷任职期问,是一个多事之秋。皇帝昏蒲9刚忸白J琵 9

藩镇割据,兵变频仍。陆贽冒着触怒龙颜、身遭贬斥的危险,计对当时政治、
ˉ
军事、经济以

及各种行政弊端9写下了大量公文9提 出了自己正确内主张。翻开 《翰苑集》。其中的每一

篇奏议都是针对朝廷面临的急务雨发,绝元矫揉造作、空蹴不实之言。如 《奉夭论奏当今所

切务状》⑨、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搴状冫⑩等,分拼导致朱眦之乱的原由主要姑皇帝

壅蔽塞听, “士下之情不通″,规劝皇帝 “以l戚佶为本罗9 “按下从谏”。《论缘边守各事

宜状》④针对当时西北边境将帅名目太多冫统制不一,雨士真不习边事,训筇无紊9乃致防

务空虚,元以应敌的倩况9提 出了加强守备,以防侵略的切实措施。陆贽的赉议文章篮然是

用骈体写成,但是他并不象那些仵文宇游戏的骈文作家,他决不让形式哦为表达 恩想 的桎

梏,而是在骈文的形式下,白 由地发挥自己的政治、经济思想,溉表现了抱丰胯的学问修荞

和卓越的艺术才华,又表现了他对当时各方面问趱的真知灼蛀e渝贽这种 r“赍本寨用’、
“
正

实切事”的文风,不仅对于纠正六朝以来文坛上泛滥溅灾的空虚浮华的风气是 个̄很大的贡

献,雨且也从文章内容上给古文运动以积极的彤响,与韩愈 “文以明l歧
Ⅱ的理论主张p在实

质上是相通的,即文章必须言之有物9内容充实,以 强调、蓝视文章的思想内容来反对六朝

骈文中的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。
“文以明道”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。韩愈笫 `次提出 “修其辞以明其道拶的主张9是

在贞元八年所写的《争臣论》②中。在韩愈之前,独 Ⅱ及提出过文芎i△卜乎E逍 v莳琬点o,

梁肃提出过 “文本于逋∵的主张①。可见, “文以明道
”
并革韩恋门发明c韩愈比他的前辈



进步之处,是在把要明的道同社会现实、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,根据儒家的道来阐发他所

要宣扬的社会政治主张。韩愈明道的政治目的主要有两条:一是推尊儒家思想,反对佛老学

说;二是强化中央集权 ,反对藩镇割据。这种具有实用目的的明道主张,同陆贽切合当时当

代的政治功用而写作,即 “亲用″的写作态度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。韩愈要明之道的

具体内容,其实就是仁义。他在 《原道 》中说: “博爱之谓仁,行雨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

焉之谓道,足乎己,无待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”⑤而陆贽所写的文

章正是在 “就仁义上说事”
0。 如贞元八年,河南、河北等四十余州大水,溺死 者 二 万 余

人。而德宗却认为损失殊小,若救恤百姓”恐有奸人趁机欺诈。陆贽接连上《请遣使臣宣抚

诸道遭水州县状 》C、 《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 》⑩二文,敦促朝廷遣使前

往灾区救济百姓。 《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◇⑩、 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》⑩等为百

姓请命、替百姓说话的文章,确实是 “就仁义上说事”。 《新唐书 》本传赞语说: “观贽论

谏数十百篇,讥陈时病,皆本仁义,可为后世法。”这种以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为根本 ,即
“贵本”的写作态度,与韩愈 “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”的明道主张实质上也是相通

的。宋人胡寅说: “陆贽之师承不可考,然所学甚正。观其陈轻重之义,破反道之说,此固

邹鲁正传秦汉诸儒所不能及者。宜其操守坚固,议论端实,猷为通达,而不畔于道也。”○

陆贽的文章 “破反道之说″, “不畔于道”;韩愈的文章 “修其辞以明其道”,前者对后者

的影响、二者之间的关系,不是一目了然的吗?

三、 “
真意笃挚

”
与

“
不平则鸣

”

说起明道之文,人们总觉得是一副道貌岸然、冷冰冰的模样,毫无情感可言。陆贽写的

文章却不是这样。他写的尽管属于应用文字,但他把`自 己对国家、对君主、对人民的一腔真

实感情,贯穿在文章的字里行间,力求以情动人,以理服人,避免空洞说教。王夫之评说 :

“故修辞而足以感人之诫者,古今不易得也,非陆敬舆其能与于斯哉?” @四库馆臣评说 :

“贽文多用骈句,盖当日之体裁。,然真意笃挚,反复曲畅,不复见排偶之迹。″包这说明陆

贽的文章之所以具有 “修辞而足以感人之诚”的效果,是因为他的文章感情 “真意笃挚”的

缘故。如陆贽上给唐德宗的 《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》∈,就是一篇感情真挚的代表作。
“琼林”、 “大盈”原是专供皇室私藏财物的两座金库。建中四年 (783),泾原军队叛变 ,

叛军将 “琼林”、 “大盈”二库财宝抢掠一空。德宗仓惶出逃奉天后9喘息初定 ,首先却想

要和用各地贡物来恢复这两座金库。陆贽认为 ,将士战守之功尚未封赏,皇帝就只顾自己私

立全库,必然会造成 “士卒怨望,无复斗志”的恶果,于是上疏劝德宗不要只顾眼前,因小

失大,应当撤消 “琼林”、 “大盈”二库,消除 “失邦”、 “饵寇”的祸根。由于这篇文章

指陈利害,剀切动听,反复曲畅,委婉陈情9终于打动了封建君主,取消了这两座金库。又

如陆贽代德宗起草颁布的 《奉天改元大赦制 》f,也是一篇以情动人的著名文章。他以德宗

的口吻,检讨皇帝自己的过失9痛心罪己;原谅叛军将士的过错,肓辞恳切。诏书一下,感

动了大批官兵, “虽武夫悍卒,无不挥涕感漱
”

C。 此诏对于平息泾原兵变起了相当大的作

用。陆贽之所以能够 “上以格君心之非9下 以通天下之志”Ⅱ,凭的就是一胜真实感情9一

副火热心肠。·陆贽在文章中抒发真情实感,不仅开了公文写作的新风气,使原来格式呆板、

24



言辞枯燥的公文得以跻身于文学殿堂,而且对古文运动向缘情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他的那些感情充沛、文情并茂的著名文章实在可以习古文运动中产生的佳作相媲美。
“不平则鸣”也是古文运动的理论中心之一,这一口号是韩愈在贞元十九 年 (803)所

写的 《送孟东野序 》C中提出来的。 “不平则鸣”这一命题在理论上的意义,除了不平的生

活遭遇触发创作动机这一层含义外,所 强调的另一层含义,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抒

发真情实感。胸有不平,不鸣不快。假若不是抒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 体 会、真 情 实

感,那么所谓的 “鸣”也就失去了意义。而且更重要的是,不仅为自已鸣不平,更要为百姓

鸣不平。也就是说,文学创作既要有真情实感,又要表现时代精神,和时代密切联系,把文

章作为向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武器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把陆贽作为 “善鸣其不平”者,他是

当之无愧的。面对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,弊端丛生的朝廷内政,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,

陆贽怀着忠君、爱国、忧民的深切感情,奋笔疾书,大声疾呼。可以说,他的每一篇奏草奏

议,都是他胸有不平的产物,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斗争。他的这种精神直接影响了韩

愈。如韩愈贞元十九年所写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》⑧,文中言及此年京畿旱情状,甚为

详尽,为 民请命的恳切之情,溢于笔端,与陆贽的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》一文如出一辙。

韩愈写文章以 “明道”为已任,然而也如陆贽一样,并不板着面孔说教,给人冷 冰 冰 的感

觉,而是以极大的热忱,以真挚的感情,反复陈说,剀切婉曲,字里行间充满着发自内心的

真情。所以,古文运动虽不自韩愈始,却 由韩愈蔚为大观; “明道”主张虽不唯韩愈提,而

韩愈却最具代表性。这种笔下有情的创作方法,可以说是使韩愈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而在这方面,陆贽 “真意笃挚”的文章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。

四、 “
运单成复

”
与

“
文从字顺

”

自六朝以来,上 自朝廷命令诏册,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,无不用四六 骈 文 写 戍。这

种文章往往由于堆砌华丽的词藻,玩弄絷密的典故,限制声调的平仄,而造或文风的萎靡和

形式的僵化,妨碍了真实地反映现实事物和自由地抒发思想感情,形式戍为了表达思想的桎

梏。为了自由发挥政论,从容表情达意,陆贽对骈体文进行了大力改造。王闾运认为 ,陆贽

写骈文的办法是 “运单成复
”C,即用散文的句法来写骈文,不 拘严格对偶,不 用 生 僻 典

故,不尚华辞丽藻,做到了明白晓畅,流利通达,不见排偶之迹。范文澜先生认为: “
唐朝

四六文作者,能摆脱拘束,自 由发挥政论,只 有陆贽一人。”④陆贽的文章说理尖锐而又婉

转,言情澉切而不浮躁,既保存了骈文节奏感强、排比铺张、抑扬铿锵的特点,又有一种明

白晓畅的新气象,可以说,只差一步就可与散体完全合而为一了。通读陆集,在那些骈整的

句法中,能感觉到一种疏宕的气势9如转动圆环 ,婉转流利,无丝毫涩壅阻滞。他使用辞藻

虽也铺设,但不繁缛艰深。如 《论关中事宜状 》@、 《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》⑤等文,都是

以洋洋洒洒的辞藻,夸张形势,引证古今 ,陈说利害,表现了他雄富的才华和强健的笔力 ,

但文章并无堆砌之迹和做作之处。由于词语朴实、词句流畅,所 以越是反复陈说,义理更显
′

丰足,说理越发透辟,而不使人生厌。瞿兑之先生认为 ,陆贽 “不用典”, “少用戍语”
,

“纯乎用浅显和平的句调陈情说理,以求动人之听”,因此 “他的文格在文学史 上 极 占地

位”④。他对骈文进行改造的巨大功绩,他这种以流走的气势、流畅的语言构 或 的 文 格 ,



对韩愈及其追随者创作 “文从字顺”的古文有右深刻的影响。

韩愈在 《亩 r日樊绍述娶志铭》中提出 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的主张⑩9要求行 文 通 顺 自

然9措词用字妥当9表情达意准确,这是古文运动对创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之一。这一主

张来 自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。在理论上9韩愈要用散文来彰明古道,必须将古道与古

辞加以分别。他在 《题欧阳生哀辞后 》文中说: “愈之为古文,岂独取其句读不 类 于 今 者

邪?思古人而不得见9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。通其辞者,本 志乎古道者也。″⑩这就足说 9

韩愈学习秦汉文章的目的在于学习古道,而不在于学习文辞字句。在 《答刘正夫书 》中9韩

愈更明确J也提出了 “师其意,不师其辞”的明确主张⑧。在这种理论主张指 导 下,在 创 作

上,韩愈一方面声明 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,又提倡 “唯陈言之务去″⑩9总之”要一

空依傍 , “能自树立,不因雒″⑩,从而 “自成一家新语”④,而另一方面,韩文实际上又

得力于 “陈言″不少。刘熙载说: “韩文起八代之衰9实集八代之成。盖唯善用 古 者 能 变

古,以 无所不包,故能无所不扫也。”④王安石也批评韩愈说: “力去陈言夸末俗9可怜无

补费精神。”④所以,韩愈 “陈言务去”之 “去
”。应该坶解为 “扬弃

″而不足 “抛弃”。

考察韩愈的创作9他也写了不少四六骈文9如元和九年 (81准 )替 韦贯之作的 《为韦相 公 让

官表 》④,就足一篇标准的四六骈文。曾田藩评说: “韩公为四六文9亦不厕一俗字9欧、

王效之9遂开宋代清真之风。”④其
J占

如 《为裴相公让官表 》⑤,李光地评说: “韩公虽于

俳句之文,而辞之质苴、气之动苈若此 ,所谓拨去其华、存其本根者。”④此说认为韩愈对

骈文也进行了 “拨去其华、存其本根″的改造工作9很有见地。在这方面9陆贽对韩愈的影

响是十分显然的。且不说以上所引韩愈用骈体写的文革辞气文格同陆贽奏议十分近似”显而

易见是仿效宣公笔法;即如韩愈的 《进学解 》⑦诸文,亦骈亦散9既气势磅礴,又 流 畅 自

然,不也同陆贽的文风在风貌气质上十分近似吗?所以曾国藩评说: “骈体文为 大 雅 所 羞

称9以 其不能发挥精义9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。陆公则无一句不对,无一宇不谐平仄”无一

联不调马蹄。而义理之精9足以比隆濂洛;气势之盛9亦堪方驾韩苏。退之本为 陆 公 所 取

士,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。雨公之剖析事理9精 当不移9则非韩苏所能得。”0总之”韩

愈在将三代两汉之文改造成新体古文的过程中9从骈文中也吸取了其精华的部份。陆贽改造

骈文而形成的明白晓畅的斯文风9对古文运动所提倡的 “文从字顺”、 “章要句适”0的表

现方法所产生的良好彤晌9走不言而喻的。

正因为陆贽的文风对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 良好影响,所 以历史上的有

识之士往往都不把陆贽作为梦体文作家看待,而把他划入敝文家之列。如欧阳洼、宋祁不喜

骈文9所修 《新唐书 》9例不收排筏之作”而独独录取陆贽的文丨十余筋;清张之洞作 《辅

轩语 》,为后学指点冶学门径,特将陆贽列入古文家内,认为其文章 “虽多排偶,不得跟以

四六之名”;近人高步瀛的 《唐宋文举要 》9甲编选软文9乙编选骈文,严谨有法度”雨陆

贽的 《奉天请娈琼林大盈二库状 》赫然列在敬文类。可以说9陆贽的文章形式 Ll是 骈体,而

实质上却与古文运动所倡导的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,他的文炽1对 占文汪动、对中唐以后的文

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。所冫l我们不仅要肯定他对骈体文的解放和改造之功,还不应该抹煞

和埋没他对古文运动的开拓之劳”应该在文学史上给予其应有的评价和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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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嘉祜集 》卷十一。

② 《东坡集 》卷二十四。

③ 《山谷诗隼注 》卷十四。

⊙ 《呜原堂论文 》卷上。

⑤ 《廿二史札记 》卷二十。

⑥ 《只孓先生失 》奋十 七,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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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。

⑦⑧ 《顺宗实录 》卷四。

③ 《旧唐书 ·陆贽忤 》。

③ 《店陆宣公集 》心十二,四部 丛 i1本。下

冂。

Θ 《店阿i宜公集 》卷十三。

③ 《店陆主公集 》七十九。

② 《H芋先生集 》1Ⅰ 十四。

◎ 《检校尚书吏邙员外郎赵犭阝李公中集 i》 ,

《毗陵集 》卷十三。

⊙ 《补闸李I冖集i》 , 《仝i文 》卷 五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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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 《hェrJ1主 廴 》芯十 -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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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⑦ 《∷△⊥i公 集 》卷十七。

⑩ 《△∷主公集 》卷工十。

④ 《店陆宣公集 》仓二十二。

⑧ 《致堂读史管见 》卷二十二。

② 《渎通鉴论 》卷二十四。

⑧ 《四库简明目录 》卷十五。

⑧ 《唐陆宣公集 》卷十四。

① 《i陆宣公集 》卷一。

⑦ 《乞佼正陆贲△议上过笞刂子 》, 《东坡奏议

集 》卷十三。

② 《昌黎先生集 》卷十九。

⑧ 《吕黎先生集 》卷三十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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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中国通史 》笫四朋̄。

⑨① 《亡陆宜公集 》恣 i一。

⑩ 《Γu|二丨骈文忖;∶ 讠l》 。

⑩ 《昌黎先生集 》卷三+四 。

④ 《吕黎先生集 》巷二十二。

⑦ 《吕衤先生集 》卷十八。

⑩ 《昝李翊书 》, 《二黎先生集 》卷十六。

⑩ 《昝刘正夫书》, 《吕黎先生集 》卷十八。

④ 《新唐书 ·韩愈传 》。

④ 《艺{:t· 文衤既》。

① 《帏子 》, 《临川先生文矢 》卷二十四。

⑧④ 《吕黎先主集 》卷三十八。

④ 《求泅斋讠卖书录 》卷八。

⑩转引白马通伯 《帏吕衤文集较氵ii》 。

④ 《吕△先生集 》卷十二。

⑧ 《呜原堂论文 》芯⊥。

⑩ 《‖文公未铭》,《 皇甫持正文集 》卷六。


